
 

 

工作搜寻范围扩大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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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技术和先进的交通工具的运用使得人们的工作搜寻范围迅速扩大。文章建立了

一个关于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基模型（Agent-Based Model），研究工人搜寻范围的集体扩大给工人、企

业和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影响。模拟实验表明：工人搜寻范围的扩大有利于降低失业率，并且提升

了工人的工资增速，但是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具体来说，虽然搜寻范围的扩大可以增加工人

的就业机会和提高最终应聘成功的概率，但是也会带来应聘成本增加、搜寻资源紧张和期望工资提

升等负面影响。另外，企业的盈利环境也会随着工人搜寻范围的扩大而得到改善，并且将提供更多

的工作岗位。而工人搜寻范围的扩大也会提升市场的匹配效率，使得更多的工人找到就业岗位，但

是由于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市场上会出现更多的空缺岗位。文章的模型和结论为理解搜寻技术进步

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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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搜寻工作机会的过程中，劳动力会面临诸多因素的限制，如空间和信息的限制。劳动力在

进行工作搜寻时，通常都会设定一个大致的空间范围：有的人因为安土重迁或语言不通，不愿意

为了更好的就业机会而离开自己的国家或家乡；有的人即使和岗位处在同一城市，交通路线的

缺乏与不便也会使工作岗位对其失去吸引力。在信息方面，工人获取招聘信息的能力限制了工

作搜寻活动的范围：有些人通过熟人介绍，仅能接触到少量的工作机会；而有些人通过查阅报刊

中的招聘信息，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空间和信息的限制使得劳动力必须在有限的

范围内进行工作搜寻。

然而，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通勤的空间范围都得到了一

定的提升，因此求职者的工作搜寻行为也发生了较大改变。互联网技术使得求职者可以在极短

时间内筛选出大量符合条件的招聘信息，其获取信息的数量和效率明显优于熟人介绍或者查阅

报刊。而日渐发达的城市交通，如地铁、城轨和高铁的开通等，使得劳动力有可能选择较远的工

作岗位就业，甚至会接受跨市就业。因此，技术的进步逐步减少了工作搜寻中空间和信息的限

制，劳动力的工作搜寻范围凭借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在逐渐扩大。

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工作搜寻范围的扩大会造成什么影响？本文利用主体基建模（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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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Model ）方法进行仿真实验，研究工人的搜寻范围集体扩大对失业率、工资水平和市场的匹

配效率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在瓦尔拉斯式的劳动力市场模型中，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都可以瞬间调节从而达到均衡。

因此在理想状态下，劳动力市场不应该存在失业现象。我们所观察到的失业被理解为工人和岗

位之间的匹配摩擦，是一种暂时的错觉（罗默，2014）。因此，瓦尔拉斯式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并没

有深入地考虑工人和岗位之间的匹配活动。

然而，现实世界中失业现象的长期存在证明了真实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瓦尔拉斯式的市

场，匹配摩擦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戴蒙德、莫滕森和皮萨里德斯建立了搜寻匹配模型

（DMP 模型），深入地研究了工人与岗位之间的匹配活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皮萨里德斯，

2012）。搜寻匹配模型认为匹配摩擦是必然存在的，并且是有成本的。为了将匹配摩擦考虑进来，

模型建立了一个匹配函数以描述工人和岗位之间的匹配活动（皮萨里德斯，2012）。另外通过匹

配函数，模型可以推导出许多关于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结论。

在 70 年代，搜寻匹配模型的一些基础性研究得到了完善和发展（McCall，1970；Mortensen，

1970；Reuben，1971），学术界也有不少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后续的扩展研究。在众多的扩展研

究中，有一些学者关注了技术进步对搜寻匹配活动的影响。Aghion 和 Howitt（1992 和 1994）认为，

生产技术的进步将通过“资本化效应”和“创造性破坏效应”对均衡失业率产生两种相反的影

响。King 和 Welling（1995）认为，技术创新将使得工人进行更多的搜索，并且降低了总失业率。

但是上述的研究几乎都只关注生产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影响，而较少提到工作搜寻的技术

进步。仅有 Aghion 在讨论“创造性破坏效应”时认为，技术进步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会促进

工人和岗位的匹配，从而减少工人失业的等待时间，增加岗位和在职工人的分离率（Aghion，

1992）。另外，皮萨里德斯在《均衡失业理论》中分析失业与搜寻强度时也提到，反映搜寻技术的

搜寻成本函数“在整个经济周期中不太可能发生明显的变化，因此不是我们关心的变量”（皮萨

里德斯，2012）。由此可见，在搜寻匹配模型的技术进步相关研究中，搜寻技术进步的影响是被忽

略的，很少被学者提及。

尽管如此，在搜寻匹配模型的框架之外，仍然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工作搜寻的技术进步，并

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Autor（2001）认为，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使得工人和企业的搜寻行为发

生了改变，这将影响工人和企业的匹配方式，而搜寻成本的降低将使得社会总福利增加，同时劳

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也得到提升。Kuhn 和 Skuterud（2004）利用访问数据发现，使用互联网搜寻

工作虽然能够减少失业的时间，使得工人和企业更快地匹配，但是互联网的使用对于工资的提

高没有帮助。Beard（2012）利用了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证明了互联网的使用减少了劳动力市

场的匹配障碍。但是上述的研究都只是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并没有从理论模型上探讨更为具

体和详细的影响机制。

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创新之处有二：一是与以往讨论生产技术进步不同，本文关注搜寻技

术进步带来的工作搜寻范围扩大，并研究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二是通过主体基模型和多主

体模拟实验方法，更细致和微观地对劳动力失业进行分析，并且对不同类型失业进行了区分。

本文的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主体基建模方法与模拟实验以及在劳动力市场

的研究领域的应用；第三部分是本文劳动力市场的基准模型的构建；第四部分是对基准模型的

校准，并且本文利用校准好的基准模型还拟合出了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典型事实特征（如菲利

普斯曲线、贝弗里奇曲线和奥肯曲线）；第五部分是实验组的设置与实验结果的分析；第六部分

是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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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体基建模方法

在国内外的学术界中，工人搜寻行为的相关研究大多采用数理模型或实证检验的方法。本

文尝试采用一种新兴的经济学方法来进行研究，即主体基模型（Agent-Based Model）。ABM 是一

种用于模拟自动主体之间行为和互动的计算机模型。此类模型包含众多的微观主体，建模的要

点在于赋予它们行为规则。当模型开始运行时，众多微观主体将依照已经设定好的规则进行互

动，并产生宏观现象。由于模型的运行包含了诸多随机、非线性等因素，因此模型所表现出来的

图景并不是简单的个体加总，而是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目前，ABM 已被广泛地运用于生态学、物理学和社会科学等非计算机领域。有部分经济学

领域的学者正在介绍和推广这种新兴的建模方法，并将该方法运用于金融、劳动力市场、国际贸

易和税收等领域的研究。Tesfatsion 是较早采用 ABM 方法研究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学者，她在

1998 年的论文中利用 ABM 方法研究了劳动力市场不同的市场结构所带来的动态结果和社会福

利影响（Tesfatsion，1998）。

在国内经济学界中，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利用 ABM 方法在不同的经济学领域中开展各种研

究。如董志强等（董志强，2011；董志强等，2015；董志强和李伟成，2019）采用演化博弈模型和随机

演化仿真模型，证明了人类的公平偏好心理和禀赋效应均源于人类早期的进化过程，是具有适

应性优势的行为模式。叶航（2012）也利用多主体计算机仿真方法，证明了只要公共品的回报足

够大，公共品博弈中对于二阶搭便车行为的惩罚就能够保持演化稳定，从而化解了二阶社会困

境。黄凯南和乔元波（2018）通过包含技术创新的复制者动态模型和仿真实验，考察产业技术与

制度的共同演化问题，并分析共同演化过程的创新效应、模仿效应和规模效应及其对产业总体

绩效的影响。韦立坚（2016 和 2017）利用 ABM 方法建立股市交易模型，通过计算机实验研究了股

市流动性踩踏危机以及 T+0 交易制度等证券市场交易的相关话题。

还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倡采用 ABM 方法来研究劳动力市场。如 Bergmann（1990）曾经呼吁采

用微观仿真的方法来模拟劳动力市场的运行，他认为这种基于多主体微观行为的建模方法可以

做到真正地连接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Tesfatsion 认为，①学者采用 ABM 方法来研究劳动力市场

时，可以利用其独特的建模思路和优势，重点可以关注社会网络、市场结构、地理限制和文化习

俗等因素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及异质性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这为我们对劳动力市场

的理解提供新的视角。

不少学者已经在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采用了 ABM 建模方法。如 Tesfatsion（1998）采用

ABM 方法建立了劳动力市场雇佣合同网络，并重点关注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合作网络的演变。

Neugart（2008）则采用 ABM 方法来评估政府资助的培训政策对市场的影响。Lewkovicz（2008）则

试 图 利 用 多 主 体 模 型 重 现 法 国 劳 动 力 市 场 ， 并 研 究 新 型 合 同 对 劳 动 力 市 场 稳 定 性 的 影 响 。

Martin 和 Neugart（2009）则关注工人、政党和政府的劳动市场政策等政治经济因素之间的互动关

系。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利用 ABM 方法研究劳动力市场。比如，欧恺和秦向东（2008）利用基于主

体的模拟实验，研究了不同的市场结构和不同期限的非就业补偿对工人和雇主的影响。刘怀宇

等（2015）利用多主体模型，探讨了城乡二元结构对北京的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的决策机制。除

了上述 ABM 劳动力市场研究以外，还有不少未提及的研究，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本文将利用 ABM 方法建立一个劳动力市场模型，为后续的模拟实验研究提供一个基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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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与以往的搜寻匹配模型不同，本文的主体基模型不再是由单个主体来代表全体的工人或企

业，而是一个由众多异质性的工人和企业所组成的多主体计算机模型。在模型当中，每个工人和

企业将按照建模者指定的规则进行互动和交易，其中就包括了搜寻匹配活动、工资制定、生产和

消费活动等经济行为。

ABM 劳动力市场模型与传统的数理模型相比，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以往的数理模型大多以

单一工人的行为来代表全体工人的行为，对企业的做法也是如此。然而，这种做法忽略了工人之

间行为的相互影响：当一个失业工人获得了一个就业机会，这有可能意味着另一个失业工人失

去了就业机会。ABM 模型是由数量众多的主体构成的，如本文的劳动力市场模型中包含了大量

的工人主体和企业主体，工人之间、企业之间、工人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影响都可以在模型中体现

出来。与传统的代表性单主体模型不同，ABM 模型中众多主体之间同时进行的互动和交易构成

了一个具有复杂性的动态系统，这可以为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理解。

ABM 劳动力市场模型中的主体也有着非常独特的行为模式。在传统的数理模型中，工人主

体对自身的收益和成本进行精确、复杂的计算，并且根据计算结果直接作出最优反应。但是行为

经济学已经向人们揭示，经济行为主体往往是在信息不完全、理性计算不充分的情况下，作出偏

离最优反应的决策。而 ABM 模型的优势之一在于，它可以很方便地对有限理性主体的行为进行

刻画。如本文的 ABM 劳动力市场模型，工人所能够获取的信息仅仅局限于其搜寻范围，其关于

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也只依赖于非常有限的信息。模型中的工人还可以依据以往的历史经历来调

整自己的行为，但是也只是理性程度非常低的适应性调整，并非经过周密计算的最优反应。因

此，相较于假设行为主体的完全理性的模型，ABM 劳动力市场模型对行为主体有限理性的刻画

更加具有现实性。

本文的建模在三方面借鉴了 Fagiolo 等（2004）的思路：首先是工资的制定方式，Fagiolo 为每

个工人和企业都设置一个“期望工资”变量，并将两者的加权平均作为工资谈判的结果，而其中

两者的权重反应了双方在工资制定中的谈判力；其次是工人和企业每期的变量调整，其中工人

的期望工资将依据本期的就业情况进行调整，而企业的空缺岗位和期望工资也分别依据本期的

盈利情况和招工情况进行调整；最后是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关系。Fagiolo 通过假设商品市

场出清，令工人的所有收入都用于当期总产出的消费，从而通过全社会的工资总和除以总产量

计算出单位商品的价格水平。本文的模型设置将在以上三个方面借鉴 Fagiolo 的做法，详见基准

模型介绍部分。

由于 Fagiolo 研究的主要话题并不是工作搜寻，其模型对工人搜寻过程的刻画过于理想：每

个工人会随机选择一个岗位进行配对，并有一定概率配对成功。其并没有更具体地考虑搜寻过

程中各种成本、摩擦和权衡等限制因素。

与 Fagiolo 模型不同的是，本文将搜寻范围作为工作搜寻的限制因素考虑进来，成为本文重

点关注的变量。本文模型中的工人无法进行全局搜索，而是被赋予一个搜寻范围，其搜寻的信息

和活动空间将被限制在该范围之内，并在该范围内进行一系列有成本的搜寻活动。为了克服

Fagiolo 模型的不足，本文模型中的工人搜寻不仅存在搜寻范围的限制，而且会面临搜寻资源的

约束和对失业保险的权衡：当工人的搜寻资源不足时，他将被迫停止搜寻；当就业的期望收入低

于失业保险金额时，工人会选择自愿失业。通过对工人搜寻行为更细致的刻画，该模型将为后续

的搜寻范围仿真实验和结果分析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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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动力市场基准模型

I J

t = 0,1,2 · · · · · ·
考虑一个劳动力市场，其中包含工人和企业两类主体，数量分别为 和 ，地理位置是随机分

布的。时间是离散的，即 ，而企业和工人的匹配是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Fagiolo 等

（2004）在其模型中考虑了技术进步的情况，但是生产效率的进步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为了简

化模型，假设企业之间和工人之间没有生产效率的差别，也不会发生变化，并且 1 个就业工人每

期生产 1 单位商品。在模型中只存在唯一 1 种商品。

（一）企业

i t

企业的生产只考虑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劳动力。并且 1 个就业工人每期生产 1 单位产

品。某企业 在 期时的生产函数为：

yit = nit （1）

yit i t nit i i其中， 是企业 在 期时的产量， 是企业 雇佣的劳动力数量。企业 的产量与其雇佣劳动力数量

相等。企业只投入 1 种生产要素，其成本只包含劳动力成本。企业销售产品将获得收入，而收入

和成本之差为企业的利润，可表达为：

πit = ptyit −nitwit （2）

pt t wit i t其中， 为商品在 时期的市场价格， 是企业 在 期付给每一位雇佣工人的工资。在同一时期、同

一企业内，雇佣工人的工资水平都是相同的，但是不同企业之间的工资水平可以是异质的。

i t Cit每个企业都拥有一定的资产数量。企业 在 时期拥有的资产数量表示为 。企业的盈利状

况将影响到下一期的资产数量，可表达为：

Ci,t+1 =Cit +πit （3）

πit > 0

Cit < 0

当企业盈利（即 ）时，将实现资产增长，反之则出现资产萎缩。模型考虑了长期亏损企

业的出清。当企业的资产数量 时，企业将被淘汰出市场，并且由一个新的企业替代。新企

业的特征变量（如工资水平、岗位数量等）都取市场上存活下来的企业对应变量的平均值。因此，

新进入市场的企业并不会对整个市场造成冲击。

（二）工人

j r j

j i V ji

工人的每次就业只持续一个时期，因此每期都需要重新寻找工作。在搜寻工作时，工人们都

有一套共同的搜寻规则：工人 有一个固定的搜寻范围 ，他所能获取的岗位信息仅仅局限于搜

寻范围之内。工人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他对处于搜寻范围内的就业机会进行收益与成

本的权衡，并给出评价。然后，依据该评价来决定是否前往应聘和前往应聘的先后顺序。工人

对企业 评价 可表达为：

V ji = ws
ita j− c ji （4）

ci j =ϖtdi j （5）

ϖt = κw̄t−1 （6）
ws

it i a j j

c ji j i di j

ϖt

w̄t−1

其中， 是企业 在招聘信息上公布的工资水平，反映了该企业期望的工资水平。 是工人 应聘

某企业成功的概率，也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对该工人的评价。此概率是外生的，在模型初始设定之

后不会再改变。 是工人 前往企业 应聘的成本，该成本与工人和企业之间的距离 成正比。

是单位距离的移动成本，该成本与人均收入水平成正比。但是由于所有工人都处在搜寻工作

阶段，尚未确定工资，因此无法预知本期的人均工资水平，所以只能以上一期的人均工资 来替代。

j V ji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工人 将按照企业评价 的高低来决定应聘的先后顺序。工人选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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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空缺岗位、排序最靠前的企业前往应聘，如果应聘成功则留在该企业，应聘失败则前往评价

排序中的下一家企业。

然而，本模型假设应聘是有成本的，并且工人在应聘之前拥有一定数量的搜寻资源。初期的

搜寻资源是外生给定的，往后每期的搜寻资源来源于上一期的消费剩余或者失业保险。当搜寻

资源不足以支付应聘成本时，工人将被迫停止搜寻而失业；但是如果工人直到应聘成功时仍有

搜寻资源，则剩余资源会被用于当期消费。

bt

bt−1 V ji bt−1

模型考虑了失业保险。每一个失业的工人将在本期获得与本期人均工资水平相关的失业

保险 ，因此工人可以在就业和失业之间进行权衡。但是由于所有工人都处在搜寻工作阶段，因

此无法预知本期的人均工资水平，也无法预知本期的失业保险金额，所以只能以上一期失业保

险金额 作为参照。当工人对正准备前往应聘的企业的评价 低于 时，此时就业的净收益已

经低于失业所获得的保险金额，工人将选择失业。

除了搜寻资源不足、就业净收益低于失业保险的原因导致工人失业之外，还有另外两种原

因会导致工人在搜寻工作阶段失业：一种是工人的搜寻范围内没有任何企业或者没有任何空缺

岗位；另一种是工人在本期的所有应聘都被拒绝，没有一次应聘成功。

（三）工资制定

ws
it

ws
jt

每个企业在招聘时会公布一个期望工资水平 ，企业实际的工资需要与工人们进行谈判而

形成。模型假设，每个工人也都具有一个心理期望工资水平 。企业与前来应聘成功的工人们

进行工资谈判，最后确定该企业的工资水平，工资制定过程具体表达为：

wit = ws
itσit +

1
nit

nit∑
j=1

ws
jt(1−σit) （7）

σit =
nit

Nit

（8）

σit i t i t

wit ws
it

1
nit

nit∑
j=1

ws
jt

σit 1−σit

其中， 是企业 在 期时工资形成过程中的谈判力。式（7）是企业工资制定的表达式，企业 在 期

时的工资水平 是该企业的期望工资 和应聘成功的工人的平均期望工资 的加权平均。

在工资制定过程中，企业谈判力 反映为企业在工资决定中所占的权重， 则是前来应聘的工

人平均期望工资所占的权重。

σit nit

Nit

i

j θ (0 < θ < 1)

式（8）表达的是企业的谈判力 的决定公式，企业的工资谈判力等于应聘成功的工人 占岗

位数量 的比例，应聘成功的人数相对于岗位数量越多，企业的工资谈判力越强，反之则越弱。

企业和工人在完成工资制定之后，工人还有一种情况导致其失业：当企业 和工人们制定出来的

工资低于某工人 的心理预期工资 倍时，工人将主动选择失业。

（四）消费市场

模型假设，所有企业生产的产量之和等于社会总产量，可表达为：

Yt =

I∑
i=1

yit （9）

根据所有就业工人的总收入和就业人数，可以计算出本期的人均工资水平，可表达为：

w̄t =

J∑
j=1

w jt

I∑
i=1

nit

（10）

本期的每个就业工人可以根据工资制定的结果获得一定的工资收入，每个处于失业工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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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w̄t

会获得一定金额的失业保险 。该失业保险源于就业工人的转移支付，将作为失业工人下一期

的搜寻资源，并不用于本期的消费。失业保险与本期的人均工资水平 成正比：

bt = µw̄t （11）

bt

J∑
j=1

w jt −bt J

而对于没有领取失业保险的就业工人，则将本期的消费剩余作为下一期的搜寻资源。为了

简化，假设就业工人的消费剩余等于 ，这就意味着无论工人在本期中是就业的还是失业的，他

在下一期的搜寻资源都是相等的。因此，本期的工资总和中能用于消费的金额为 。

J∑
j=1

w jt −bt J+bt−1 J

另外，所有工人在本期所支付的应聘成本被视为本期消费的一部分。当工人应聘成功时搜

寻资源仍有剩余，也被用于本期的消费。这意味着，上一期从收入中扣除用以作为搜寻资源部

分，全部被用于本期消费。因此，本期全社会用于消费的最终金额为 。将本期的

消费总金额除以总产量即可得到单位商品的价格水平：

pt =

J∑
j=1

w jt −bt J+bt−1 J

Yt

（12）

（五）动态调整

模型假设，企业和工人具有历史记忆，记忆的长度为两期。企业和工人在完成生产消费之

后，将根据自己近两期的招工和就业情况，调整他们各自下一期的期望工资。期望工资的调整具

体可表达为以下公式：

企业：ws
i,t+1 =


ws

it(1+ ξ1), ξ1 ∈ (0,3%) if
nit

Nit

< η or
ni,t−1

Ni,t−1

< η

ws
it(1− ξ1), ξ1 ∈ (0,3%) if

nit

Nit

⩾ η and
ni,t−1

Ni,t−1

⩾ η
（13）

工人：ws
j,t+1 =

{ ws
jt(1+ ξ2), ξ2 ∈ (0,3%) if s jt = 1 and s j,t−1 = 1

ws
jt(1− ξ2), ξ2 ∈ (0,3%) if s jt = 0 or s j,t−1 = 0

（14）

i

η 0 ⩽ η ⩽ 1 ws
i,t+1

ξ1 s jt

j t j

ξ2

式（13）表达的是企业对于期望工资的调整。当企业 连续两期的雇佣工人数量达到岗位数

量的一定比例 （ ）时，为了缩减成本，企业会把下一期的期望工资水平 随机地降低

比例。否则企业会提高其期望工资水平，以吸引更多的工人前来就业。对工人而言， 是关于

工人 在 期时是否就业的虚拟变量。式（14）表达的是工人对于期望工资的调整。如果工人 连续

两期处于就业状态，出于对就业形势的乐观判断，他将把下一期的期望工资随机地提高 比例，

否则将降低其期望工资水平，以求得更多的工作机会。

另一方面，企业也会对其岗位数量进行调整，如式（15）所示。当企业本期的利润相比于上期

有所增长时，该企业在下一期则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 1 个单位的工作岗位。如果企业本期的利

润是下降的，则在下一期则会选择缩小生产规模，减少 1 个单位的工作岗位。

Ni,t+1 =

{
Nit +1 if πit > πi,t−1

Nit −1 if πit < πi,t−1

（15）

（六）总结

以上是整个劳动力市场 ABM 模型的设定。该模型可以在计算机上利用 Netlogo 软件，以

5 个子程序的形式实现。5 个子程序构成了一个循环，每个循环时长为 1 期，模型的运行就是不

断地按顺序重复该循环。图 1 展示劳动力市场模型的流程图。模型在运行过程中，将生成每期

的劳动力市场的宏观数据，如工人的失业率、收入、商品价格的增速和社会总产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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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准和拟合

本节借鉴 Fagiolo 等（2004）的做法，模型的校准采用拟合典型事实方法，以重现劳动力市场

的几个重要特征，校准后的基准模型的初始变量取值如表 1 所示。模型将运行 5 轮，每轮运行

100 期，再拟合出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曲线，如菲利普斯曲线、贝弗里奇曲线和奥肯曲线。
 

表 1    基准模型各变量的初始取值

变量 含义 初始取值

I 企业数量 50

J 工人数量 500

θ 工人对实际工资的接受底线 50%

η 企业对招工比例的满意程度 1

a j 工人应聘的成功概率 P(a j = 70%) = P(a j = 80%) = P(a j = 90%) =
1
3

κ 人均工资对单位移动成本的影响系数 2.25%

µ 人均工资对失业保险的影响系数 45%

Ni1 初期企业岗位数量 N(
I
J
,10)服从 分布

ws
i1 初期企业期望工资 N(100,10)服从 分布

ws
j1 初期工人期望工资 N(100,10)服从 分布

Ci1 初期资产存量 100

r j 搜寻范围半径 6
 
 

图 2（a）−（c）三图是拟合典型事实特征的结果。①可以看出，基准模型所得到的宏观数据可

以再现劳动力市场相关曲线的反向变动关系。因此，我们所建立的模型可以反映劳动力市场的

运行机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工资谈判工作搜寻 生产与消费

变量更新亏损企业出清

生产市场宏观数据

图 1    劳动力市场模型子程序流程图

陈奕庭、董志强：工作搜寻范围扩大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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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组设置与结果分析

（一）实验组设置

我们将基准模型设置为“甲组”，并依照

递增的工人搜寻范围设置另外三组，分别为

“乙组”、“丙组”和“丁组”。各组搜寻范围设

定如表 2 所示。在每个实验组中，模型将运

行 5 轮，每轮总共运行 500 期。我们剔除掉前 200 期的不稳定数据，仅将后 300 期数据作为该轮

的实验结果。以下所报告的每个实验组的结果，均为该组内 5 轮实验的平均结果。

（二）失业与收入分析

实验结果如图 3 所示，前三个实验组平均每期的失业率有显著的差异。①其中，工人搜寻范

围越大的实验组，其失业率越低，总产量越高，但是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这是因为模型设

置了 1 个就业工人生产 1 单位的产量，因此搜寻范围的扩大在降低了失业率和增加就业的同时，

也增加了社会的总产量。

图 4 显示了各实验组在后 300 期的平均每期工资水平增速。可以看出，搜寻范围越大的实

验组，其工资增速越高，但是同样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这是因为搜寻范围的扩大促进了

工人们的就业，使得工人们的预期工资水平上升，此时企业必须提高工资才能获得足够的劳动

力，这导致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增速。

 

 

表 2    各组的搜寻范围取值

实验组名称 甲组 乙组 丙组 丁组

搜寻范围取值 r=6 r=7 r=8 r=9

 

物
价
增
速

(a)：拟合的菲利普斯曲线

y = −7.688x + 1.4782 

−2.0

−1.5

−1.0

−0.5

0

0.5

1.0

1.5

2.0

0.05 0.1 0.15 0.2 0.25 0.3

失业率

空
缺
率

总
产
量

(b)：拟合的贝弗里奇曲线

y = −0.1632x + 0.2649

0.15

0.17

0.19

0.21

0.23

0.25

0.27

0.29

0.31

0.05 0.1 0.15 0.2 0.25 0.3

失业率

(c)：拟合的奥肯曲线

y = −500x + 500 

350

370

390

410

430

450

470

0.05 0.1 0.15 0.2 0.25

失业率

图 2    拟合的菲利普斯曲线、贝弗里奇曲线和奥肯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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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失业率和工资增速，搜寻范围的影响都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其原因在于，当搜寻

范围逐渐扩大时，新增的工作机会都距离比较远，应聘成本较大。尤其是当搜寻范围过大的时

候，很难对工人的就业改善起到正面作用，因此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

（三）不同类型的失业分析

本文还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失业，如表 3 所示。基准模型的设置中，我们提到了导致工人失业

的五种情况。通过对比不同的实验组中各类型失业率的差别，我们分析搜寻范围扩大对各类失

业的影响，结果如表 4 所示。

A 类失业指的是工人在其搜寻范围内无法搜寻到企业或者空缺的岗位，从而被迫失业。这

类失业本质上是由于工人搜寻范围的局限所导致的，因此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工人搜寻

范围的扩大，工人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而此类失业率将逐步减少，并且效果非常明显。因此，

此类失业率对总失业的下降有着重要的贡献。

B 类失业指的是工人在前往应聘之前，其预估的就业收益低于失业保险而选择失业，从而主

动失业。实验结果表明，随着搜寻范围的扩大，此类失业率会略微地上升。原因在于，新增加的

就业机会与工人距离都比较远，这将增加其应聘的成本，使得预估的就业收益可能低于社会提

供的失业保险，从而增加工人主动选择失业的概率。

C 类失业指的是工人在搜寻过程中因搜寻资源不足而导致的失业。实验表明，此类失业将

随着搜寻范围的扩大而增加，其原因与 B 类失业相似，也是由于搜寻范围的扩大而带来的应聘

成本的提高，导致搜寻资源在工作搜寻过程中成为更明显的约束。

D 类失业指的是工人虽然每次都有机会和资源前往应聘，但是在搜寻所处范围内全部空缺

岗位之后，仍然遭到众多企业的拒绝而最终失业。此类失业在搜寻范围扩大的过程中将逐渐减

少。虽然工人单次应聘的成功率并不直接与搜寻范围相关，而这是外生给定且固定不变的，但是

搜寻范围的扩大将增加工人的就业机会，使其可以应聘更多的岗位，从而减少最终失业的概率。

表 3    失业的分类

失业类型 失业原因

A 搜寻范围内无企业或空缺岗位

B 就业的期望收益低于失业

C 因搜寻资源不足而中止搜寻

D 每次前往应聘，却都失败

E 应聘成功，但对工资谈判结果不满意

表 4    不同失业的各类型失业率

失业类型 甲组 乙组 丙组 丁组

A 6.79% 3.11% 1.58% 0.89%

B 0.00% 0.07% 0.44% 0.80%

C 0.32% 0.69% 0.99% 1.16%

D 3.15% 1.62% 0.71% 0.33%

E 0.87% 1.57% 2.26%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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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部分原因在于，工人搜寻范围的扩大增加其应聘成本，使得此类失业转为 B、C 类失业。

E 类失业是企业和工人进行工资谈判之后，工人认为谈判所形成的工资低于自己的预期水

平，从而选择主动失业。实验表明，此类失业将随着搜寻范围的扩大而增加。原因在于，当工人

连续多期地处于就业状态时，其期望工资水平将得到提升，从而也更加容易发生此类失业。搜寻

范围的扩大在改善了工人就业环境的同时，也提升了其预期的工资水平，使得更多的工人对谈

判所形成的工资不满意。

总结上述对各类失业的分析，可以看出，搜寻范围的扩大对不同类型的失业会造成不同的

影响，通过此分析也可以识别出搜寻范围对总失业率的影响机制：从积极方面来看，工人搜寻范

围的扩大，将使得工人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最终应聘失败的概率；但是从消极方面来看，

这将导致工人面临应聘成本过高、搜寻资源不足和期望工资过高等问题，从而影响其就业状况的改善。

（四）企业盈利环境和匹配效率分析

本文还分析了搜寻范围扩大对市场的盈利环境和匹配效率的影响。根据基准模型中的设

定，企业的岗位数量将随其盈利状况进行动态调整。因此，我们考察劳动力市场上企业提供的岗

位数量变化，也可以了解企业盈利状况的变化。

图 5 显示了各实验组后 300 期平均每期的岗位数量。可以看出，当工人的搜寻范围扩大时，

市场上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将会增加，提供的岗位数量也会增加，但是会有较强的边际效应递减

的现象。虽然丙组的岗位数量略微多于乙组，但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在丁组中，甚至出现岗

位数量略微下降的情况，此差异在统计上也并不显著。这从侧面反映了工人搜寻范围的扩大，有

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状况和市场的盈利环境。对未来乐观的预期使得企业愿意扩大生产，提供

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增加了劳动力需求，但是会有较强的效应边际递减现象。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模型考虑了长期亏损企业的淘汰机制。能够在市场上留存下来

的企业，大多都是能够生产盈利商品的企业。而市场中有更多的就业工人，就意味着更高的产

量，市场中的企业也就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当工人的搜寻范围扩大时，工人的就业人数上升，

更多的盈利商品被生产出来，从而提高了市场的盈利环境。由于企业也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愿

意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另外，通过各组的失业人数和空缺岗位数量的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劳动力市场上匹配效率

的变化。从图 6 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工人搜寻范围的扩大，市场上的失业人数呈下降趋势，而空

缺的岗位数量则呈上升趋势，两者变动方向相反。然而，空缺岗位数量的增加并不能说明市场的

匹配效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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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展示了其他组相对于甲组空缺岗位

的数量差异。其中，市场匹配效率的提升所

带来的空缺岗位变化，可以通过观察失业人

数的减少而得知。但与此同时，搜寻范围的

扩大也会带来更多的劳动力需求，从而增加

了空缺岗位的数量。由于对空缺岗位来说，

劳动力需求增加的效应大于匹配效率提升的效应，因此我们最终看到的是失业人数和空缺岗位

随着搜寻范围的扩大而反向变动。

六、主要结论与未来研究

本文通过 ABM 方法建立了一个劳动力市场模型，研究工人搜寻范围扩大对劳动力市场的

影响。通过模拟实验研究发现：（1）搜寻范围的扩大有助于减少工人们的失业和增加社会总产

量，并且能够提高人均工资增速，但是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2）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来分析，

搜寻范围扩大能够增加工人的就业机会，减少最终失业的概率，但是也会带来搜寻资源不足、应

聘成本过高和工人期望工资过高等负面效应；（3）整个市场的盈利环境会随着工人搜寻范围的

扩大而得到改善，盈利的预期使得企业增加更多的工作岗位。虽然搜寻范围的扩大也会提升市

场的匹配效率，但是空缺岗位的数量总体上仍然是有所增加的。

本文所得到的结论与 Autor（2001）和 Beard（2012）类似，都认为搜寻技术进步能够降低失业

率和提升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但是与 Kuhn 和 Skuterud（2004）所得的结论有所不同，本文认

为搜寻技术进步有助于提升求职者的工资。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更深入地区分了五种失业情况

和求职者的异质性，并且分析了搜寻技术进步对各种失业、各类求职者的影响。另外，本文还从

企业的角度进行了考察，认为搜寻技术进步对企业的盈利也存在正面的影响。本文为理解搜寻

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见解。

在 2019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国已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搜寻技术的运用

与发展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积极作用应该更加受到重视。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和当前中国劳动力

市场现状，以下将给出一些相关的政策启示：在大力发展互联网求职招聘、城市轨道交通、扩大

求职者搜寻的空间范围和信息渠道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其应聘成本的降低。政府可以通过发展

各种低成本的招聘形式和补贴应聘的交通路费等方法，切实降低求职者的应聘成本，让求职者

愿意尝试更多的应聘机会，以避免由于搜寻技术进步导致的边际效应递减现象。另外，在面临经

济下行压力时，更应该采取措施扩大劳动力的搜寻范围。这不仅能够缓解就业问题，还能够改善

企业的盈利和增加劳动力需求，有助于企业渡过经济下行的困难期。

本文虽然在劳动力市场 ABM 模型基础上进行了初步的工人搜寻研究，但是对该话题的研

究并不是本文唯一目的。我们希望借此研究，让更多的劳动经济学学者关注 ABM 方法，甚至在

本文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如考虑工人之间的搜寻范围和技术水平等差异，或者将教育系统

纳入进来，建立一个关于“教育−就业”联动的 ABM 模型，用以研究更广泛的劳动经济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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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the Expansion of Job Search Scope on
the Labor Market

Chen Yiting1,  Dong Zhiqiang1，2

(1.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2. Faculty of Business，City University of Macau，Macau 999078，China )

Summa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ransportation，people’s ability to ob-

tain information and the scope of commuting space have been improved. The search behavior of job seekers

has also changed greatly，and people’s job search scope has expanded rapidly. In this paper，a labor market

model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agent-based model （ABM）. Based on the model，four experimental groups

are set up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collective expansion of workers’ search scope on workers，enterprises and

labor market.

Simulation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expansion of workers’ search scope is conducive to reducing the

unemployment rate and increasing the growth rate of workers’ wages，but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diminish-

ing marginal effects. More specifically，although the expansion of job search scope can increase the employ-

ment opportunities of workers and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final application success，it will also bring about

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increased application costs，tight search resources，and increased expected wage. In

addition，the profit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s will also improve as the search scope of workers expands，and

enterprises will provide more jobs. The expansion of workers’ search scope will also improve the matching ef-

ficiency of the market，allowing more workers to find jobs，but due to the increase in labor demand，more va-

cancies will appear in the market.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vigorously developing Internet job recruitment and urban rail transit，and ex-

panding the space scope and information channels for job seekers wi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labor mar-

ket. The governmen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application cost of job seekers by developing various low-cost

recruitment methods and subsidizing the transportation expenses of applicants，so that job seekers are willing

to try more job opportunities.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this article has two innovations：First，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

ous discussion about the advancement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expansion of job

search scope brought by the advancement of search technology，and studies its impact on the labor market.

Second，it analyzes worker unemployment in a more detailed and microscopic manner through the methods of

ABM and multi-agent simulation experiment，which involv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unem-

ployment. We hope to take this research to make more labor economics scholars pay attention to the ABM

method.

Key words:  search scope of workers； ABM； labo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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